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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災環境也屬於地理環境，通常指有可能為
地區帶來不穩定災害因素的地理環境。它一般是
由大氣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 ( 包括土壤和
植被)  和人類社會圈組成的綜合地球表層環境；
但不是這些要素的簡單疊加，而是體現在地球表
面過程中一系列具有耗散特性的物質迴圈和能量
流動以及資訊與價值流動的過程。

孕災環境，也可劃分為自然環境和社會環
境。自然環境包括地形、地貌、水文、氣候、
植被、土壤、動植物等；社會環境則包括工礦商
貿、各種管線、交通系統、公共場所、人類和經
濟市場等。實際上孕災環境乃是由自然和社會許
多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

致災因數，即由孕災環境中產生的各種異動因
數。它是由各種自然異動 (暴雨、雷電、颱風、地
震等)、人為異動(操作管理失誤、人為破壞等)、技
術異動 (機械故障、技術失誤等)、政治經濟異動 
(能源危機、金融危機等) 產生的。它是災害的直
接誘因，一般也可劃分為自然致災因數和人為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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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因數。致災因數在自然或社會環境中，有可能
造成災害程度的罕見或極端事件，並對人類生命
財產或各種活動產生不利影響。

孕災環境和致災因數與受災體結合，共同決
定了災害的災情大小與輕重。受災體是指人類及
其在社會活動所在的社會與各種資源的組合，包
括人、牲畜、土地、建築、道路、管線、礦山、
港口、車站等。沒有受災體，就沒有災害作用的
對象，就沒有經濟損失與人員傷亡，就不可能構
成災害。任何一個特定地區的災害，都是由孕災
環境、致災因數與受災體綜合作用的產物，三者
共同決定了災害的特徵,災害時空分佈規律，災害
危險及易損程度等。

近代澳門地域面積狹小。北依內陸，面臨海
洋。冬夏季風交替，雨熱同期，雨量充沛。花崗
岩丘陵、臺地廣佈，岸線曲折，形成了複雜多樣
的堆積和侵蝕的沿岸地形。而且澳門作為近代中
外交往的重要口岸城市，經濟不斷發展，人流物
流暢旺。人類既是受災體，也有可能成為致災因

孕災環境與致災因數，指有可能導致地區災害發生的人地環境與因素。近代澳門孕災環境
複雜，致災因數多樣，造成近代澳門災害多發性與不確定性。考察近代澳門孕災環境與致災因
數，主要從自然與社會兩個方面去探討，對於總結近代澳門災害的歷史現象與災變規律，具有
重要的意義，也可以為今天防災減災提供重要的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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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所以近代澳門孕災環境複雜，致災因數多
樣，其遭遇災害的風險也較高，其承災的脆弱性
也較突出。考察近代澳門孕災環境與致災因數形
成演變，有助於更好地總結近代澳門的災變的歷
史現象與災變規律，對於更好地認識近代澳門的
城市發展歷程中所存在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或
許能提供更多不同歷史視野與歷史考察。

近代澳門的孕災環境

近代澳門的孕災環境，可以從自然環境和社
會環境方面進行考察。

自然環境方面，近代澳門孕災環境的構成因
素，尤以地域地形與氣候條件最為突出。

澳門地域面積狹小，主要是由澳門半島以及氹
仔、路環兩個離島組成。歷史上澳門雖然不斷填海
擴充，而地域面積也不可能有較大幅度的拓展。據
《澳門資料1992年》公佈，澳門地區總面積共有18

平方公里，而澳門半島祇有6-7平方公里。(1)

澳門地區丘陵臺地廣佈，以花崗岩體為多，
長期強烈風化，岩體受到剝蝕，形成不少巨大石
蛋，蓄水能力較差。地形起伏不平，海拔較低。
北部澳門半島大部分地勢均低於海拔20米。最高
的東望洋山，海拔高度祇有90米。中部氹仔地
區，低於海拔20米的地形也不少，最高的大潭
山，海拔也祇有158米左右。南部的路環，大部
分地區高於海拔20米，全島遍佈多座海拔100米
以上的山丘，疊石塘山高達海拔170米左右，是
全澳門最高的山峰。

澳門的地域地形，孕災環境因素頗為突出。
地域面積狹小，一旦有較為嚴重的突發災害發
生，很容易造成地區範圍內的連動或連鎖反應。
因為澳門基本上沒有較大地域範圍作為災害發生
時的緩衝之地，或者是迴旋轉移腹地。缺乏抵禦
自然災害突發事件襲擊的天然屏障，不利於人類
的開發與居住。如路環地區，據1887年有關資料
記載，“ 其路環面南夾山成凹，微沙於灘，受風
甚遠，闐無居人” (2 )。

同時，由於澳門地貌以花崗岩岩體為主，蓄
水能力差，也影響了澳門地區淡水供給。即使有
些地區具有天然泉水，也難於應付人口日益增加
的供水需求。1883年，有報告稱：“ 這些新泉眼
仍然不足以供應澳門這樣人口稠密的城市。假如
居民人均供水不超過100升，那麼每天必須供水
6,000立方米才能滿足需求，就目前貧瘠的泉水
流量而言，無法達到這個數量。” (3 ) 水源不足也
是孕災環境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有載：“ 澳門
水源異常貧乏，尤其是飲用水。因為供居民用的
水井含水層幾乎都與海水處於同一平面，互相滲
透，所以井水多少都有些鹹味，並且夾雜着有機
物，不適合飲用，再加上水質純度不夠，對健康造
成危害，這都是人群聚集區不可避免的問題。” (4)

另外，澳門氣象條件因素，也是近代澳門突
出的自然孕災環境。澳門地處亞洲大陸東南部沿
海，深受季風影響，氣候溫暖，乾濕分明。氣候
因素成為澳門孕災環境，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方面是降雨量。澳門地區雨量充沛，年降雨
量可達2,000毫米以上，是華南沿海地區降雨量較多
的地區之一。因為澳門地處低緯度，日照較強，空
氣上昇運動較為強烈，而且瀕臨南海，大氣中水汽
含量多。同時，常受鋒面、低槽、颱風的影響，也
具備了較多降雨類型，如鋒面雨、對流雨、颱風雨
等，形成了澳門雨量充沛的氣候條件。(5)

澳門是多雨氣候，但其年中降雨量分配並不
均勻。以夏季降雨量最多，幾乎為全年降雨量的
一半，而冬季最少，乾濕季節較為明顯。特別是
夏秋之交，受颱風影響，不僅降雨時段長，而且
降雨強度較大，經常形成狂風暴雨，容易釀成重
大自然災害。

由於澳門地處熱帶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
帶，地區大氣中水含量高，也造成了澳門地區總
體濕度較大，特別是春夏之交。濕度較大的氣候
條件，也可能對人體健康生活帶來負面影響，容易
引致疾病發生流行。1837年，澳門第一份官方氣候
報導中就指出季風和濕氣對健康不利。其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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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以東風為主，一年兩次季風，即
東北季風和西南季風。東北季風開始於秋分，
這時天氣開始涼爽，然而由於正處於季風轉換
的時期，天氣仍很炎熱，風向不定。9-10月總
是颳颱風。9月末到10月的氣溫多變，有時候
接連兩天的氣溫差10-20華氏度，天氣乾燥，
空氣清朗。隨後的幾個月氣溫比較有規律，
北風更加強勁，最高氣溫40華氏度。東北季風
伴隨着其它風向，主要是由東向南吹的風，這
時總會導致疫病流行，尤其是對那些正在恢復
健康的人和體弱多病的人。西南季風開始於春
分，主要吹南風，帶來了大量濕氣，空氣中彌
漫着濛濛細雨，地面濕漉漉的，且持續很長的
時間，因此非常不利於健康。(6)

另一方面澳門處於太平洋熱帶風與颱風登陸
頻繁的珠江口地段中部，容易而且經常受到颱風
的正面襲擊，受颱風侵襲影響也較為嚴重。一般
在5月到9月期間，都是澳門主要的颱風季節，颱
風吹襲次數多，強度大，狂風暴雨，釀成巨災。
四十年代末期《澳門消息報》，澳門著名土生葡
人路易士·高美士曾撰文指出颱風對澳門所帶來
的巨大破壞力度。其謂：

如果要向任何一位在澳門居住的中國居民
問，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漫長歲月中，究竟對
甚麼災害印象最深刻時，在他們腦海中一定會
浮現出每七年一週期的可怕颱風。在澳門這個
多事的地方，安定不受到猛烈颶風襲擊便不算
度過一個完整的秋天。

實際上，這也真是個不幸的多災季節。許
多居民由於生意興旺而生活過得極其舒適，但
亦會因為某些不幸或連續不斷颶風而徹底傾家
蕩產。這些颶風以其摧枯拉朽之勢憤怒地橫掃
這個無依無靠的小城，不僅無情地摧垮民房和
毫不客氣地破壞財產及其他一切，而且還會兇
狠地奪去無數面對它們無計可施的居民生計，
使這些人在倒塌的房屋瓦礫中極其悲慘地死

去。海中的船隻由於肆意翻騰的巨浪猛烈拍擊
而破裂，或者由於隨風飄蕩而在澳門半島附近
海面上密集的礁群中撞成碎片，船員也會因溺
水而死。(7)

可見颱風已成為近代澳門最可怕嚴重的自然災害
類型。

所以，近代澳門自然地理環境，較容易形成
孕災環境。地域狹小，缺乏防災減災的緩衝廻旋
之地。地形、地貌與氣候條件，也容易引起風災
疫災一系列的災害發生。如水資源的缺乏，影響
了民眾的生活衛生條件。容易因為飲用水的衛生
問題而導致相應的疫病流行。

而社會環境方面，主要是與澳門地域面積相
比較，人口相對較多，人口密度較大。在一定的
社會生產力發展條件下，較容易造成生活環境不
斷惡化。而且，澳門作為中外交往的重要城市，
交流頻繁，人流物流暢旺，也可能給社會的穩定
安定帶來更多挑戰，也容易造成火災疫災的發生
與擴大，形成社會孕災環境。

近代澳門百多年來，人口增長雖有起伏，但
總體上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祇是增長的幅度或
多或少而已。雖然通過不斷填海，開拓更多人類
生產生活的空間，但始終與人口增長的速度比
較，土地面積的擴大開拓始終還是相對滯後，其
人口密度一直高踞不下。

據有關研究，1841年，澳門居民約有25,000

人，1867年6月人口增加一倍，達到56,252人。 (8 ) 
而澳門政府從1910年起，每十年進行一次

人口普查。1910年澳門人口已達74,866人，而到
1950，已達到187,772人。 ( 9 ) 當然數十年中人口
數量也呈現較大起伏。二戰時期，葡萄牙為中立
國，澳門因而未受戰火波及，成為內地與香港的
避難所。大量難民蜂擁而至，其人口也由1938年
的14萬人增加至1940年的40萬人，直至二戰勝利
後，避居澳門民眾陸續返回原居地，澳門人口才
逐步恢復到原來的水準，1945年，澳門人口降到
15萬人左右。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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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澳門人口不斷增加，在有限的地域空間
中，必然推動人口密度增大。據研究，澳門總人
口在1910-1920年增長了13%，而當時澳門城市人
口的密度也從每公頃138.6人增加到155.5人。 ( 1 1 ) 
到1950年，據統計，澳門人口密度已達到每平方
公里1.2萬人的水準。而且人口分佈極不均勻，
澳門半島相對平地較多，與大陸陸路相連，人流
密集。1950年澳門半島人口密度已達到每平方公
里28,872人。而同時期的氹仔地區，人口密度人
每平方公里963人，而路氹地區，人口密度為每
平方公里341人。 (1 2 ) 人口密度過大，在當時社會
經濟發展的條件下，對近代澳門孕災環境的形成
帶來了重要的影響。

近代澳門人口密度不斷增大，在當時歷史條件
下，對澳門社會生活環境的優化產生了不利因素，
加速了澳門孕災環境的形成。如“ 泗勝坊” ，有
載：“ 即關前街附近一帶，該區為古時澳中最繁
盛之所，人煙稠密，店名鱗比，稍有不慎，易召
祝融，以故關前街頻頻失火，災禍堪虞。” (13) 從
近代澳門公共環境與家居環境的有關記載，也充
分證明了人口增加與孕災社會環境的相關聯繫。

近代澳門政府一直關注由於人口增加而導致
公共環境惡化的問題，也一直致力改善這種狀
況，但總體上相關環境優化進展相對較為緩慢。

1882年7月，澳門及帝汶省政府輔政司聯同議
事公局主席和西政廳廳長，曾對澳門和隆園與雀
仔園進行視察。這些較為多華人聚居的地區，公
共環境惡化程度甚為嚴重。“ 根據視察瞭解到，
這兩個地方是城市內已經形成的傳染病發源地，
道路狹窄，房屋敗壞，其衛生和治安完全無法達
標，因此呼籲採取非常措施，將其置於常規物質
條件下，拆除陋舍，清除成堆的垃圾，清除永久
傳染源，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14 )

又有望德堂區，1900年6月，政府憲報載： 
“ 總督公會收到管理外省事務部大臣的電報，批
准改善望德堂區的衛生條件，衛生部門建議將該
區整個拆毀，因為它的存在祇會滋生給本城帶來
災難的鼠疫和其他傳染性疫病。考慮到澳門工務

司已經制定了一個望德堂區衛生條件改善的計
劃，在本省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儘可能美化
該區。” ( 1 5 ) 望德堂區一直以來都是近代華人程
度聚居增加最多的地區之一，也是澳門重要的人
口稠密區。

近代澳門人口主要來源於中國內地，因此，
內地傳統生產方式也有可能成為澳門民眾，尤其
是華人民眾的重要的生產方式，如從事農耕作
業。民眾在澳門一個地域空間十分有限的條件
下，農耕作業必然對澳門城市化過程帶來新的問
題，特別是有可能引致孕災環境的形成。1901年
7月，《澳門憲報》有載：

   
多年的經驗表明望廈稻田，包括二龍喉

馬 路 、 羅 利 老 馬 路 、 連 勝 馬 路 和 望 廈 村 約
360,000平米的存在大大不利於城市衛生，因
其自然特徵和耕種體系，顯然成為當地居民的
瘧疾每年定期發作的原因。非常明顯，儘管對
此相當關注並進行了一定的整治，不可避免的
是，稻田的田主任雨水流入稻田，之後就變成
傳染病的源頭，同樣不可避免的是，他們也不
建造肥料池，除了對公共環境造成嚴重損害，
還可能導致周圍空氣無法呼吸。(16)

而且，在農耕傳統文化影響下，華人聚居區人
畜混居情況十分嚴重，成為澳門公共環境進一步惡
化的催化劑。1895年4月24日，《鏡海叢報》載：

民居繁密之處，例不得養豬，慮穢氣之
薰蒸，沾人致病也。況當亢旱時行之際，猶
宜加以提撕，潔淨民屋。本報主人查得十六
柱黃元寶材之宅，養有大小肥豬數頭，深慮
氣息穢惡，吹播鄰民，易生疾病，將行密報
西官，示罰作警，嗣乃風聲漏泄，黃急賣去
各豕，可謂幸逃法網哉。十六柱為人居至密
之所，當此之時，而竟違禁,不顧鄰居。可謂
膽玩哉。然黃之所居，近亦斃一壯年兒，想
因不自整潔之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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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1905年，安東尼奧·諾塞·戈莫斯博士，
曾經在大三巴牌坊講經報導。他也對當時人畜混
居對公共環境的破壞作了描述：

就在三個月前，在這神聖的地方，在澳門
最美麗的教堂遺址上卻是一片骯髒。這教堂是
在三個世紀前上帝的一位使徒和殉難者的傑
作，可是就在三個月前，這裡成了一個豬欄。
就在三個月前，幾十頭污穢不堪的牲畜在教堂
的遺址上吼叫。就在三個月前，這裡成了居住
其周圍骯髒的異教徒們的公共廁所。(18)

人 畜 混 居 ， 也 給 家 居 環 境 帶 來 了 孕 災 條
件，1884年1月《澳門帝汶憲報》曾載：

絕對禁止牲畜和人混居，為此應當採取有
效措施，實際上，沒有比男人與豬，女人與
狗，小孩與母雞混居更令人難以忍受的事情，
他們之間，首先會因為骯髒而引起爭吵，白天
在街上，晚上在家裡，導致家裡一片狼藉，污
穢不堪。(19)

近代澳門由於人口不斷增加，社區與家居環
境閉塞狹窄，人口擠迫，流通不暢，留下了不少
災病隱患，形成了社會性的孕災環境。

1895年5月1日，《鏡海叢報》載：

澳門時疫更加甚 [⋯ ⋯ ]。現聞所死亡眾，
華人多，西人少，其故何哉？華人多不顧其住
居，不理其服食，每屋之中常至歲尾才一滌
之，其衣之污，幾欲生虱，竟不思洗。更有
屋窄人多，略開小窗，又常扃閉，此皆致病
之由也。試觀疫盛之地，常在最污之處，可
以思矣。(20)

1906年，根據拱北海關稅務司有關呈報，有
謂：

本年西曆五六七等月，澳門時疫頗盛，本
土華人染症而斃者共有一百七十二人。聞前山
及附近地方染此病者甚少，此外民人均屬平
安。在澳門，最險之症則為肺病。因此致斃
者合計老少共有二百六十八人。蓋因人煙稠
密，所住房屋湫隘，牖戶閉塞不通，且多習
慣燕居，空氣甚少，不能歸咎於水土也。(21)

1912年，又有報告載：

疫症已摒除兩年，乃本年三月底又復發
現，至七月底方慶平安。至境內染該症者，
其數若干，未曾登記，是以無從稽考，惟有多
數病人在灣仔華人醫院療治。而在澳病歿者，
則有七百二十三人。夫澳門華人聚處，人煙稠
密，無怪致病之多也。(22)

人口擠迫，公共與家居環境惡劣，不僅帶來
了疫災形成傳播的可能性，也存在着更多火災的
安全隱患。如台山，“ 為澳門郊區，貧民聚居之
地，建搭茅寮木舍，儼然成村。1929年因居民煮
豬餿不慎，引致大火，全區夷為平地，數百人頓
失家園” (2 2 )。所以近代澳葡政府，一直致力於舊
區重建，整頓社會公共與家居衛生條件，改善孕
災環境，但一直難以有更多的突破。

一方面，近代澳門，由於地理與歷史原因，
城市社區公共管理相對薄弱，社會公共環境與家
居環境不斷惡化，積重難返。一些社區改造，舊
區重建的改善措施，也由於缺乏較大的人口周轉空
間，而難以成事。1883年，政府曾打算改善社區汙
水處理問題。當時《澳門帝汶憲報》曾有載：

鑒於重重障礙，同時考慮到受半島狹窄地
域的限制，澳門的農業微不足道。委員會認
為，最簡單的辦法是在街道寬度允許的情況
下，建造一條合適的管道將糞便排入大海。然
而問題仍然不能解決，因為城市的多數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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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華人地區，街道狹窄，彎彎曲曲，幾乎
每一步都有拐角，拐角形狀各式各樣，難以鋪
設管道，即使鋪設了也不可能暢通，所以建立
污水系統似乎無法實施。(24)

另一方面，在傳統的華人聚居區，不僅公共
社區環境難以改善，而且在社區改造，舊區重建
過程中，如何重新安置受影響的原居民，解決他
們的生計，也是政府頗為棘手之事。如1943年7

月，政府當局曾決心整頓市容，改善社區環境，
準備拆卸舊區爛鬼樓雜架攤木屋，但木屋居住區
的民眾以生活不便，無以為生，請求政府暫緩執
行。最後政府也不得不以體恤民情為名，暫緩執
行拆遷。(25) 類似政府暫緩執行清拆舊區舊樓的行
動不時可見，說明了近代澳門的社會孕災環境，
由於各種原因，一直難以有更多的改善。

近代澳門的孕災環境的形成，既有自然環境
因素，也有社會環境因素，給近代澳門城市帶來
了重大的安全隱患，對於澳門社會經濟的繁榮穩
定產生了負面影響。

近代澳門的致災因數

災害致災因數，一般而言，比較複雜，也比
較抽象。它主要是指在一個孕災環境中所產生的
各種異動因數。類似的異動因數，既有自然性
質，也有人為特性，有可能引致誘發各種災害
危機。近代澳門城市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也不可
避免地面臨各類型的致災因數，形成災害的多發
性，週期性與連續性，給近代澳門社會民眾生命
財產帶來了嚴重的威脅與危害。

一、自然因數
近代澳門致災自然因數主要表現在氣象與水

資源方面。對近代澳門社會帶來更多的安全隱
患，也有可能引致災害的發生。

氣象因素方面，如前所述澳門地處亞熱帶熱
帶海洋性季風氣候，面臨海洋，經常受到太平洋
熱帶風暴與颱風的襲擊。

北太平洋西部海面是全球熱帶風暴，颱風發
生最多的海區。在每年7-10月份海水溫度較高的
時期，是熱帶風暴和颱風發生頻度最高，烈度最
強的季節。颱風在北太平洋西部海面形成以後，
受內力的作用以及大氣環流的影響，處於不斷增
強移動的過程。其中一條重要的移動路徑是向西
或向西北移動，最後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減弱。
澳門正處於颱風正面登陸地段，成為受颱風襲擊
的沿海高危地區之一。

在澳門歷史上，每當熱帶風暴或颱風正面襲
擊澳門時，通常都是狂風暴雨，驚濤駭浪，拔樹
摧屋，沖毀堤壩，翻沉船艇，產生巨大的破壞
力，釀成嚴重的災害。如1896年7月，據海關報
告載：

一場威力巨大的颶風掠過澳門，給澳門附
近的地區造成嚴重損害，海水上漲的高度比平
常漲潮時的最高水位還高十英尺，澳門四周海
岸被可怕的風浪輪番襲擊。南環堤岸毀去四分
之一，內港碼頭被嚴重毀壞。無數華船漂散或
沉沒，也有船隻喪生，氣壓昇至二十八點六十
六英寸。據說，此次颶風是1874年以來最為嚴
重的一次。(26)

又如1923年風災。據海關報告載：

本年八月十八日之颶風突如其來，勢至猛
烈，為前清同治十三年 (即一千七百八十四年) 
以來所僅見。其速度至每點鐘一百二十英里。
民船沉者四十八隻，傷者二百二十五隻，小輪
沉者四隻，傷者三隻，因此斃命者四百人。陸
地華人屋宇全間倒塌者八十二所，被毀者二百
三十六所，牆壁吹倒甚夥。電燈、電話各線杆
均被摧折，百餘年之老樹亦連根拔起，當時慘
遭斃命者，計有十八人，受傷者五十二人。(27)

說明了氣象因素，是近代澳門最為主要的自然致
災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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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近代澳門社會帶來災難性威脅的自然致災
因數，還有水資源方面的重要危機，這裡主要是
指人類可以利用的淡水資源。淡水資源是海島與
沿海地區人類社會經濟與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物
質，對於地區人類安定、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近代澳門由於地質狀況以花崗岩為主，平原
較少，地表水缺乏。儘管地區降雨量豐富，但地
面缺乏較好的含水層和蓄水條件，難以保水，水
資源還是較為貧缺。即使打井取水，但靠近海
邊，井水鹽分較高，旱季尤甚，水質也未如理
想，即使有一些優質山泉水，也難以滿足日益增
長人口對於乾淨衛生淡水的需求。

乾淨衛生淡水資源不足，給近代澳門社會生
產生活環境帶來不利影響，甚至有可能成為致災因
數，引發災難事故發生。1913年夏天，澳門曾爆發
一場甚厲害的痢疾傳染病，一個月時間已有二千多
人致病，絕大部分是華人，其中有二十多位華童及
嬰幼兒死亡。澳葡衛生局化驗處經過檢驗，認定此
疫是由於華人社區水井之受污染所致。特別是一些
公共水井，作為華人日常飲用水水源，常受到各種
環境污染，導致腸道傳染病時有發生。這次疫病尤
為嚴重。據稱當年澳督知悉後，曾告知民眾不可再
飲用公共水井之水，祇可飲用泉水或私人井水。(28)

二、政治因數
政治因數主要是指一些特定的社會政治事

件，而導致地區災難性事件的發生。近代澳門，
最重要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而引發澳門的社會混
亂和社會災難。由於特殊的國際地位，澳門雖然
避過日軍鐵騎踐踏一劫，但是日軍的戰事所向，
內地與香港大量人口避難澳門，導致澳門出現了
災難性的饑饉事件，不斷有人因食物缺乏而喪失
生命，形成了另類的人為災害。

如1942年1月，澳門步入抗戰以來第一次糧食
恐慌期。據稱，從本月起，每月餓死者達1,500人
以上。(29) 又有謂，1943年，澳門城每日有幾百名
新來的難民因饑餓或痢疾倒斃街頭。 (30 )

自內地及香港淪陷後，大量難民湧入澳門避
難。而澳門戰時經濟根本無法承受突變的人口壓

力，整個澳門社會財政空虛，經濟蕭條，食品短
缺，民不聊生，引致災難性饑饉事件的爆發。從
當事人的一些口述回憶，或可窺見當時澳門的歷
史慘況。

澳門牙醫劉光普曾追憶，1941年底香港淪
陷，澳門境況變得很恐怖，遍地死屍，不斷有難
民湧入香港。當時劉先生認識一位在澳門台山難
民所工作的朋友，負責管理難民。據說曾向主管
報告當天有四個難民死去。主管還質疑祇死去四
個這麼少，主管還說以為四十多人才是。可見當
時難民之慘況。 (31 )

又據澳門退休教師黃就順回憶。抗戰時期，
當時一擔米需八百多元，而每天工資大約是一
元，一個月僅有三十元，根本無法負擔基本維生
食糧，很多人祇好食榕樹籽、馬粟，沒有營養，
不少人餓到腳部浮腫而死。那時的人住在一些用
鐵板蓋的房屋裡，每日都有一些政府收屍隊來巡
查，看看是否有人餓死。 (32 )

澳門土生葡人賈珍娜回憶，1942年1月，臨近
春節時天氣特別寒冷。因為戰事，無法運糧來澳
門，很多人餓死。到7 月份霍亂大流行，很多人
因此而死亡，滿街都是屍體，衛生局的黑箱車撿
屍不及，就把郵政局的郵車改裝成黑箱車去撿運
屍體。澳門經歷了最黑暗的時期。 (33 )

有關事實也反映了由於政治經濟危機或戰
爭，造成社會的動亂，也可以作為致災因數，有
可能引致大災難的爆發。近代澳門在抗日戰爭時
期，即使侵華日軍沒有直接入侵澳門，也會因為澳
門周邊社會動盪，人流物流的突發移動聚集，改變
澳門的社會供求平衡。造成澳門社會物質短缺，入
不敷出，從而導致災難性的饑饉災害慘劇發生。

三、經濟因數
經濟因數，主要是指隨着社會經濟發展，給社

會環境與自然環境帶來了變動與影響，也有可能出
現一些引致災害發生的異動因數。近代澳門的城市
發展進程中，或有兩方面的狀況較為突出。

一方面，因應社會經濟的發展，近代澳門一
些支柱經濟行業，也有可能給社會安全帶來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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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最典型是炮竹業的發展，或由於經營管理不
慎，很可能成為重要的致災因數。

炮竹業一直是近代澳門傳統的重要行業。
民國以後，雖然也出現盛衰起伏，總體上一直
不斷發展，無論從企業數量、生產產值以及從
業人數，都對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發揮了重大作
用。1929年，日本駐香港代理總領事野村雅二就
曾報告澳門的經濟狀況，其中，“ 爆竹製造也很
盛行，有10個工廠僱用了約3萬婦人及兒童從事
生產” 。 ( 3 4 ) 抗戰勝利後，據稱大量歐美訂單湧
到，促進澳門炮竹業成為最大、最主要的出口加
工業。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炮竹業更進入鼎盛
時代，除了有大炮竹廠如寶昇、同昌、益隆、廣
興泰等十家，在路氹地區還有許多家庭式的炮竹
作坊。 (35 )

儘管炮竹業作為傳統支柱行業，一直對澳門
社會經濟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但由於炮竹業及
其相關行業產業鏈，屬於高危行業，而且炮竹業
在管理及生產流程上也可能存在不少漏洞，導致
炮竹業爆炸所引發的重大災難不時發生，如1925

年澳門台山炮竹廠大爆炸，成為澳門歷史上最大
的爆炸災難事故。儘管澳葡政府下令將炮竹廠遷
至氹仔地區，也不斷加強對高危行業的監管，但
有關炮竹廠爆炸所引發的事故仍不時發生。如
1936年青洲謙源炮竹廠發生爆炸，多人死傷。 (36 ) 
澳門炮竹廠業已成為主要的災難行業。有謂：

炮竹工人的工作最危險，歷史上澳門的
炮竹廠十之八九都發生過爆炸事故，都造成重
大傷亡。歷年來被炸死炸傷的炮竹工人不計其
數。因而，澳門才有全中國獨一無二“ 炮竹先
友墳場” (現在氹仔沙崗市政墳場內，原先是一
處獨立的墓園)。在那裡埋葬數百是被炸得不可
辨認或是軀體支離破碎的炮竹工人屍體。(37)

說明了近代澳門類似炮竹業的高危行業，一
旦出現各種失誤，極有可能成為重要的致災因
數，引發重大災難事故，其後果不堪設想。

另一方面，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程度有限。不
同社會階層的社會生活環境千差萬別。那些經濟
條件較差的下層社會民眾，其生活環境惡劣。他
們的生活空間中，充斥着致災因數，隨時引致災
難發生。

如1885年〈澳門及帝汶省衛生司1885年度報
告〉中曾指出：“ 毫無疑問，1885年完成最大工
程是清除新橋水渠上用木椿支起的蜑民棚屋，在
這些滋生瘟疫的棲身之處居住着一個骯髒、貧窮
的群體。據輿論認為，他們當中部分人過着墮落
和罪惡的生活，對健康和公共秩序構成危險，其
人數大約在2,000人以上。” (38 )

又如1894年，“ 香港和省城發生嚴重的瘟
疫。1895年4月，本關界內也出現瘟疫，情況嚴
重，直到7月底結束。瘟疫首先發生在衛生條件
惡劣、居住人口密集的華人區，然後主要由帶疫
的病鼠將疫菌傳遍各地。” (39 )

另外，華人聚居區內家居建築材料簡陋易
燃，以寮屋居多，容易引致火災發生。如1864年
12月12日，“ 夜間一場大火燒沒了路環島上的居
民區和氹仔南部的一部分。居民區內大約250間
茅草屋棚全部燒燬” (40 )。

近代澳門，華人聚居屋宇多採用簡單木結構構
造，屋宇木樑上蓋以瓦面，或覆茅草，戶戶相傳，
密集相連，雜亂無章，一旦發生火災，往往容易一
發不可收拾。據邢榮發先生在澳門的田野調查，在
澳門的快艇頭街及蠔里等實地調查所得，百多年前
的屋宇今天仍有數間尚存。樓宇的杉木作柱樑，兩
層木結構。二層中間置一通井，作室內之上下聯
繫，一道寬約60公分的木質樓梯，樓板以杉樑承
托杉板，下舖上居，舖面皆木制板嵌門。類似的建
築，一遇火災，頃刻化為灰燼。(41) 又19世紀末期，
澳門龍田村居民曾被逼遷。據載，當時無家可歸的
貧苦民眾被逼在大炮臺山下結寮暫棲，重新建聚一
村，稱之為“ 茨林圍村” 。後來，這些以茅寮搭建
的小屋頻遭火災，數次被焚燬一空。(42)

經濟發展水準低下的廣大下層民眾，社會生
活環境中的惡劣生活條件，往往可能形成各類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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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因數而引發各種災害。所以，近代澳門的政府
一直都希望舊區重建，整理澳門的社會公共與家
居環境，以減低災害爆發的可能性與危害性。但
一直成效甚微。

主要由於澳門的地域面積小，舊區重建，需
要有較大的迴旋周轉用地。而且近代澳門社會經
濟發展程度有限，也難以在經濟上支持舊區重建
與民眾的重新安居。1943年5月，澳葡當局擬拆
卸青州茅寮。該地區菜民聯名函商會轉呈政府緩
辦。此等菜民，乃中日戰爭爆發後，由中山避難
至此，共有七百餘人。並且利用該地肥沃土地，
種植果菜雜糧，以維持生活，一旦拆遷，無處為
生，流離顛沛。種下蔬果，未獲收成，也會蒙受
損失。所以集體請求商會出面，懇請政府暫緩執
行拆遷。 ( 4 3 )  類似政府暫緩執行舊區清拆重建的
結果不時發生。近代澳門社會環境，因為經濟因
素並沒有隨着人口增加與社會發展，而有更多改
善。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經濟低迷，已成為社
會環境改觀，防災抗災的重要制約。經濟因素也
不可避免地成為重要的致災因數，有可能間接引
致瘟疫或火災等災害的發生。

近代澳門的致災因數主要呈現了多樣化與多
層次，既有直接因數，也有間接因數，既屬於自
然致災因數，也有社會人為致災因數。給社會近
代澳門城市發展帶來了重大的安全隱患。

餘 論

近代澳門孕災環境與致災因數，是澳門災害
發生的前提條件與直接原因，決定了近代澳門災
害的災害類型和災害強度，對於認識近代澳門災
害強化趨勢與特徵具有重要的意義。

近代澳門孕災環境主要是氣象環境、地形地
貌環境以及城市化過程中人口膨脹過快所造成社
會環境的惡化。在這些共同空間環境的作用下，
較易形成澳門災害隱患。

當然，不同的孕災環境可能會形成不同的災
害類型。如風災與地形地貌、海陸氣象氣候作用

以及城市抗災能力有密切關係。而火災，則主要
是受到氣候條件影響，以及社會環境不斷惡化所
引致。如風乾物燥的秋冬季，在那些建築結構簡
陋，建築材料易燃的家居環境，最容易釀成災
害。疫災的情況也是一樣的，主要在春夏潮濕季
節，病菌較多滋生傳播，在人口擠迫，衛生環境
較差的社區容易爆發流行疫病。

近代澳門的致災因數一般也可分為自然致災
因數與人為致災因數。澳門地處熱帶亞熱帶海洋
性季風氣候，大氣環流不穩定，容易受到颱風狂
風暴雨的突襲，引致恐怖災難的發生。又水資源
不足也容易激發傳染病的蔓延傳播。而澳門作為
中外交往的重要港口城市，政治經濟因素影響巨
大。一旦發生相應的政治經濟危機，也可能導致
澳門社會環境混亂惡化，而出現一些饑饉、疫症
的災害爆發。

這裡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探討。
第一，孕災環境與致災因數的關係問題。孕

災環境通常是在一個週期較長的空間環境中所形
成，相對較為宏觀。而致災因數，則是某一個時
段、時期突發的異動因素，或可即時導致災害的
發生。如澳門的氣象氣候環境屬於致災環境，長
期以來，受到颱風襲擊的可能性較大，暴雨大雨
較為常見，是一個長期性、週期性的地理環境。
而氣象氣候致災因數，則是指某一次能夠對人類
社會生命財產造成嚴重破壞的狂風暴雨。又如社
會環境中，人口增長過快，人口密度過大，可能
形成社會孕災環境。而人類在人口密集的社會環
境下，由於各種原因沒有能力進行居住空間環境
改造，而且某些人類活動與行為導致環境進一步
惡化，就可能成為致災因數，引發災害的發生。
如華人社區垃圾處理不善，造成衛生環境惡化，
很容易成為疫症流行爆發的原因。這樣人類的社會
行為就有可能成為致災因數。如據1884年1月《澳
門帝汶憲報》記載：“ 在連勝馬路和二龍喉馬路
之間有一個小山丘，那裡除了一塊公墓外，都是
崎嶇不平的路面，垃圾堆積如山，臭氣沖天。內
港與一條通至關閘的馬路之間有時可見大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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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行人避之惟恐不及。” (4 4 ) 1909年3月《政府
憲報》發佈澳門議事公局通知，公佈有關家居垃
圾處理條文：“ 案查澳門百姓，有習慣將垃圾穢
物倒棄街上者。茲因欲免此習，以得無礙衛生及
街道清潔之益，特將本公局匯冊所定第一百四十
七款，一百四十八款，一百五十四款抄錄曉示眾
知，以俾遵守。” (45 )

第二，自然變異現象，並不一定就能形成致
災因數。當自然變異現象不作用於人類社會或作
用於人類，其所帶來的益處遠遠大於害處時，就
不能稱為致災因數。如傾盆大雨，可能會造成城
市淹浸，引致社會與民眾的經濟損失。但是大雨
沖刷，也可以淨化城市空氣，清潔社區街道，或
對民眾生活環境帶來優化。1942年5月7日《華
僑報》載：“ 日來傾盆大雨，行人裹足，商店營
業，亦因而影響，冷淡非常，惟前數日因天氣不
佳，至霍亂流行，頗為劇烈，每日不下十余廿宗
雲。茲據消息，近兩日來，大雨如往，將此污穢
物件，一廓而清，菌生物少於飛揚，故霍亂一症亦
隨而減少，至昨日僅發生四五宗而已云。” 由於環
境好轉，疫症病菌生存條件降低，疫災自然逐漸消
失。所以對於自然變異現象，能否形成致災因數，
也因時而異，因地而異，未可一概而論。

孕災環境與致災因數，是一個地區災害發生
的重要條件與直接原因。人類如何優化環境，消
除致災因數，是有效防災抗災的重要方法與導
向，考察近代澳門孕災環境與致災因數，也充分
反映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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